客观看待犹太人的影响

犹太人在全世界的人口不到2000万，美国有600多万，以色列近600万，俄国200万，剩下的在法国，英国，阿根廷和中东一些国家。在美国，犹太人在贸易、金融、投资、石油、建筑、传媒、电影等占有重要地位，这种犹太人现象非常值得研究，但同时也不要过高估计犹太人的影响，它不能根本左右美国的政治运作和对外政策。

国际注目的古老民族

犹太民族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民族。他们创造了《旧约圣经》并景仰他们的主神耶和华；深具传奇与神秘色彩的犹太人耶稣创立了基督教，信奉新约，现今通行的公元纪年就是以耶稣诞生为计算起点的。犹太人一直自认为是上帝的优选子民。他们的确充满智慧，才华横溢，他们却在几千年的流亡之苦中饱尝人间的风霜刀剑。可能没有哪一个民族象犹太民族一样，她的历史是一部璀璨的文明发展史，同时又是一部写满苦难的辛酸史，他们中涌现的文明巨匠和巨商大贾灿若群星，人们总能立即想起许许多多诸如马克思、爱因斯坦等等耀眼的世界名人，总能想起犹太巨商罗斯柴尔德、哈默、索罗斯之流的通天才华和经营方略。

当然人们还会回忆起他们的苦难，二战期间希特勒实行种族大灭绝政策，残暴地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回忆起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谍报机构摩萨德万里迢迢将屠杀犹太人的元凶艾希曼缉拿归案。人们当然还不禁想到，犹太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48年建立了世界唯一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并在以色列干旱而贫瘠的土地上建成中东地区唯一、科技水平世界拔尖的发达国家；人们还会想到当前由于阿以争端而使中东地区弥漫着冲突和战火的硝烟，饱经沧桑的圣城耶路撒冷正在继续流泪流血，尝尽苦难的犹太民族正借口自己是上帝的第一选民，把曾经的苦难强加在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民族身上，这又是有失公正的。 

星光灿烂

曾出任尼克松和福特两任总统的国务卿的基辛格就是犹太裔人，曾担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达23年之久的布兰代斯和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是犹太人。克林顿时期内阁中有6人是犹太人，除奥尔布赖特外，国防部长科恩、财政部长鲁宾等也是。布什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以及民主党参议员、前副总统候选人利伯曼也是。奥巴马政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伊曼纽尔也是。美国国会有37名犹太议员，现有犹太人参议员10人，众议员27人，1971年至1972年一项调查显示，犹太人在美国主要领导部门的人数却占11%。

美国有200多个犹太组织，“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是最强大的“院外集团”，时刻关注美国决策并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犹太人参与政治有多种方式，选举投票是其一。较长时期以来，美国选举投票率不高，但犹太人投票积极性一直高涨，平均达到90%。由于近90%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在纽约、加州、宾州和密歇根州等12个关键选区，他们的态度和选票对选举起到什么影响可想而知。政治捐款是犹太人影响美国政治的更重要手段。犹太人虽然向来爱财，并曾被莎士比亚等许多剧作家在剧目中讥讽，但他们却非常热衷于政治捐款并从中获利。2000年美国大选捐款名次中，前5名中有4名是犹太人。其实，起初犹太人的政治捐款缺乏组织，但犹太人于20世纪80年代成立专门协调捐款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后，之后情况改观很大。

精明的美国犹太人不是无利地参与美国政治，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在国内问题上施加影响，更为犹太人费尽周折建立的祖国以色列提供强有力支持。虽然有些社团对第一个目标有所分歧，但在支持以色列方面绝对一致。在犹太人的鼓动和操作下，二战后的美国成为以的亲密盟友。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在是否亲以方面只是程度和手法的不同，亲以的实质一直存在。美国每年为以提供30亿美元援助，以色列每人可分到3千美元，美国可以在安理会否决一切不利于以的联合国决议。据说在当年的阿以战火激烈时，兜里只有15美元的梅厄夫人到美国募捐，要回了7千万美元和军火。没有美国的鼎力支持和赞助，以生存都成问题，也许在几次中东战争中灭亡了。据统计，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共否决了30多项与以有关的提案。有人戏称以是美被宠坏了小儿子，也是美在中东的海外州。美国犹太人把持的媒体往往对以安全和权利以及遭受攻击进行大幅度报道，而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以及巴民众期遭受的苦难和伤亡，则经常一笔带过甚至毫不提及。

教育·商业·娱乐业的巨擘

1654年9月，首批23位犹太人抵达美国，虽然受到种种限制，犹太人还是在这片新大陆上站稳了脚跟，并且在在美国这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到上世纪90年代，美国犹太人总数已达600万。犹太人在美国的经济、金融、政治、外交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远远超过其他族裔。犹太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3%，但他们的影响却远远超过这个比例。

卓越的教育水平。早期的美国大学曾对犹太学生作出许多限额，担心过于犹太人学生过于优秀会占用许多学校的入学名额。二战后这种限制得以真正取消，许多犹太学生脱颖而出。如今在常青藤盟校，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3%，据说宾西法尼亚大学1/3的学生是犹太人，犹太学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哈佛大学，其比例占到25%。美国犹太人同样在科技文化领域群星灿烂，美国最有影响的200文化名人中，一半是犹太人。在学术界，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4是犹太人，名牌大学中1/5的教授是犹太人，当代美国一流作家中犹太裔作家占2/3。上世纪90年代，达到入学年龄的犹太青年中87%以上都上了大学，远高于全美40%的入学率。哈佛大学至今仍有个不成文的“犹太限额”，即犹太学生在每年新生中的比例不能超过40%，据说是因为犹太学生成绩太好。

想起犹太人，人们就把他们与富豪联系起来。据统计，占全美人数不到3％的犹太人操纵着美国70％以上的财富。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家中犹太人占一半，美国百万富翁中犹太人三居其一。1982年《财富》杂志上一项关于400个美国富翁的分析显示，前40位最富有的美国人中犹太人占40%。1986年，犹太人在全美最大企业就职的高级经理占全国的7.4%，其中13%均在40岁以下。最富有的美国犹太人要算微软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在金融界，有曾经辉煌多年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挑起亚洲金融危机的投机大亨索罗斯、全球富豪榜第二的“股神”巴菲特等。具有经济思维的犹太经济学家大有人在，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库兹涅兹等，一起研究美国原子弹的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费米等人以及美国作家贝娄、名导斯皮尔伯格等。

在影视娱乐行业，犹太人更是呼风唤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大媒体由犹太人创办，大批著名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是犹太人。犹太人开创了美国电影业，犹太人创建了华纳、派拉蒙、米高梅等电影公司，美国还有许多犹太大导演、影星。当代美国文学、戏剧、音乐等一流作家的60％是犹太人，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也是。华盛顿与纽约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中有40%的合伙人是犹太人。早期犹太人就表现突出，至1930年，占纽约市四分之一人口的犹太人中，内科医生占全市的55%，牙医占64%，律师占65%。

理性看待犹太人的影响

谈到美国犹太人的影响，人们往往用充满崇拜的“巨大”来形容和概括，似乎是它左右了美国政治，而没有看到它的实际局限性。不能低估美国的犹太人对美国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的影响，但也不能过高估计。在重大问题上，犹太人的影响决不超过真正统治美国的白人的影响和力量。无限夸大犹太人对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影响，往往导致判断偏差。据报道占美国犹太人可以左右大约20%的选票，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关键时刻美国的统治者取舍时，首先考虑的不会是犹太人的影响和利益。例如，在1924至1944年纳粹德国排犹、灭犹最激烈的时期，美国仅仅吸收了10万犹太移民。到1944年中期美国表示要拯救的时候，犹太人已经被屠杀600多万。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美国的各类犹太人组织一直没有停歇地游说政府解救欧洲的犹太人，但政府无动于衷。这也许可以说明，与其说战后犹太人神通广大，不如认为，是美国在中东扶持的以色列，更符合美国利益而已。

以色列有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在地区的总体实力和总体水平不容低估，国家动员力量快捷并相对强大，尤其是军事技术和高科技非常先进高明，并在现代战争史上不断书写多彩的章节。但也不要神话以色列，其实以并非无所不能，这往往是一个长期以来存在偏差的分析倾向。以固然要维护有限的战略纵深，但关键时刻美国的态度以色列是要服从的。没有美国的首肯，以色列不会对伊朗轻举妄动，美国也不会仅仅为了犹太人的游说去攻击伊朗。这是一个重要的容易被分析者忽略的因素。

反犹偏见虽然没有形成气候但在美国仍有市场，这和纳粹大屠杀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犹太人实力的提高。隐性层面，美国对犹太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偏见，据统计全国有17%的人反感犹太裔，反感犹太人的拉丁裔与黑人比例达35%，全美大学生也有3%很反感犹太人。美国国内的极右派人士本来就反感以色列，有消息称他们可能会借金融海啸造成国库困窘为名，鼓动政府削减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而极左派则同情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在加沙大打出手非常不满，如果以色列不见好就收，可能得不偿失。 

